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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柏峰

“好吃不过饺子”。对于这种历史
悠久的民间美食，人们赋予它许多美好
寓意。同时，不断创新其做法，有水饺、
蒸饺、煎饺、长寿饺，荤的、素的、杂粮
的，白的、绿的、紫的，大的、小的，月牙
形、圆形的……可谓是琳琅满目，难以
赘述。

春节期间，饺子更是千家万户独不
可缺的美味。

提起白水饺子，大的不说，小的不
提，那个独树一帜的“碎饺子”则不得不
念叨些许。也许大家都很困惑，饺子分
个大小不行吗？“碎”是几个意思？说起
这个“碎”，大有讲究，小是相对于大，碎
则区别于单纯的形状，多了一份精致，
更具丰富内涵。家乡人，对于一些调皮
的小孩，多用“碎娃”，在看似嗔怒的语
气当中颇有几分疼爱在里边。

是故，白水“碎饺子”就不是简单的
一个“小”能诠释得清楚。据老人们讲，

“碎饺子”大概是过去穷光景之下，白水
老百姓招呼贵宾的一种独创吧。因为
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前的很长一
段时间，不光是农村人，连城里人的光
景都是紧紧巴巴的，对于饺子这种美
食，不管谁提起，也只能狠狠地咽几口
唾沫，把嘴巴抿得紧紧的。

光景就是再不好，年还是要过的，
而且得好好过，像我们这些毛孩子不讲

究穿啥，但一到腊月，就像猫闻着了腥
气，一个个眼睛直冒绿光，翻箱倒柜，就
等着过年那几天吃几顿好的。

将近年关那几天，没有了农事，村
里家家户户开始忙活起来，蒸馍的蒸
馍，煮肉的煮肉，炸麻叶的炸麻叶……
村子里的炊烟到处都弥漫着一股香
味。这时候，小孩子最喜欢的是钻到灶
火里拉风箱烧火，其实都想着母亲能赏
个肉骨头好好啃啃，解解馋。

此后几天时间里，村里的妇女们
会让男人们下到地窖里取一些大白萝
卜上来，开始忙着准备“碎饺子”。首
先是用长方形的礤子把洗净的白萝卜
擦成丝，撒上盐，杀出水，再用双手使
劲摁掉水分，就成了一个萝卜团，置于
案板，再用菜刀剁得碎碎的，然后加入
葱花、花椒粉等调味品，这时便会从黑
色的粗糙的陶瓷面盆里挖出一大块已
经和好的面团，几经揉搓至表面光亮，
用小擀杖推成圆形饼状，再用长擀面
杖将其擀成约1毫米的薄圆形，找一
个手电筒，拧掉前边的罩子，用头在面
饼上一拧，一个个小小的圆圆的饺子
皮就成了，随后再将剩下的边角面团
起来重新来一遍，直到最后剩下一小
疙瘩，用手使劲一摁，稍微擀一擀就完
成了最后一个饺子皮。

做好这一切，商量好的几位婶婶嬷
嬷们便会到家里帮忙捏“碎饺子”。

几个妇女围着火炉子，东家长西

家短地谝着闲话，手里却不停着，娴熟
地拿起一张饺子皮，用筷子夹起一点
萝卜馅子，往上一按，卷起来，大拇指、
食指和中指合力两边一提，飞快地就
形成一条边，收口，双手轻巧地一弯，
一个精美的圆圈状“元宝”就成了，有
的是半圆，有的还有花边，顺手摆在旁
边的箅箅上。不一会，几个箅箅就被
摆满了，一圈套一圈，或者像一朵盛开
的大莲花，或者，整整齐齐，就像兵马
俑一样排列着。

看着包得差不多了，主家便会将铁
锅烧开，准备下饺子。这个“碎饺子”不
同于其他饺子，它绝不能煮熟，最大煮
到八成熟。因为母亲告诉我，“碎饺子”
不是自家吃，而是用于正月十五之前家
里来亲戚时招待所用。如果煮熟了，就
不能存放太久。现在把它煮成八成熟，
放凉，然后存放到透气的筛子里，大概
可以存放半月之久，吃到正月十五。

和城里不一样，我们老家春节走亲
戚初几到谁家那是说定了的事情，到了
那一天，不同的亲戚都会拎着糕点花馍
馍等礼品，同去一家。由于大家出发的
时间和路途远近不尽相同，抵达的时间
自然有先有后。大冬天的饭菜容易变
冷，主家第一顿饭，一般不会让先到的
人等后边来的人，总是先让客人坐到热
炕上暖和暖和，炕中间摆个小方桌，上
边是几碟碟花生瓜子、炸麻叶之类的零
食让客人先吃着唠嗑。自己赶紧跑到

灶火里准备起早饭来。
这一顿饭没有午饭那么七碟子八

碗碗、几凉几热那么多讲究，就是一碗
“碎饺子”。不过提起这“碎饺子”的吃
法，还是有说道。主家先是从院子的腌
菜缸里取一些腌好的芥菜、红白萝卜、
辣椒之类，然后切丝装到盘子里，撒上
辣椒面和蒜苗丝用点油炝一下，一般还
会有一盘凉拌绿豆芽和油泼辣椒醋酱
油，尤其是其灵魂——一碟蒜泥汁，那
定然是必不可少的佐料。

准备好这些后，主妇们便会让丈夫
招呼客人吃饭。自己从面盆里取出八
成熟的“碎饺子”下到已经烧开的锅里，
盖上锅盖，只要再翻腾起来就熟了，然
后一碗碗盛好，挖一勺已经热好的肉臊
子，让孩子和丈夫赶紧给客人端进去。

此时，坐在热炕上的亲戚们连忙接
过来，先递给长者，再给坐在里边的。
看着大家都有了，众人才开始加入辣椒
醋和酱油，一搅拌，吃几口饺子，夹几口
小菜，有滋有味。几口“碎饺子”下肚，
大家身上早已没有了凉气，屋子开始热
闹起来了，大人们扯着闲传，小孩在屋
子里嬉闹着……

这就是我们老家的“碎饺子”，在
春节期间，必不可少。而随着日子一天
天好起来，这个专门招待贵客的美食，
如今已经成为仓颉故里白水县的一道
名小吃。即使在渭南、西安这样的大城
市的某条街巷里，也能寻得它的味道。

■ 熊维西

春节期间，无意中发现，微信推出
了一项新功能：当你在公众号的推文
下留言时，可以选择除自己的昵称和
头像外的其他身份，相当于穿上了一
件“马甲”。而在各大社交媒体的留言
区诸如“神经蛙”“欢乐马”“哄哄”等用
户越来越多，而“他们”其实还是那个
Momo。

早在一年多以前，豆瓣上就已经有
了 Momo 的存在。Momo 是个活跃分
子，几乎每个评论区都有它的身影，语
言风格在不断变化，时而诙谐，时而犀
利。于是很好奇，Momo到底是谁呢？

而Momo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
人，使用着相同的昵称和头像。最初，
Momo是社交平台中的默认用户名，其
默认头像是一只粉色的小恐龙。慢慢
地，更多的人开始刻意将自己的身份
设置为默认形式，以此作为一种隐匿
自己真实身份的方式。网络上流行着
一句话：“一 MO 做事亿 MO 当。”指的
是当某一位 Momo 发布精彩点评或不
当言论时都会殃及池鱼，让其他Momo
遭到莫名的“追捧”或“追杀”。

回望互联网1.0时代是一个充满活
力和创造力的时期。在没有社交媒体
的年代，论坛 BBS 是初代网民分享兴
趣和讨论话题的主阵营。人们热衷于
分享奇闻逸事、社会热点以及文化作
品，这些内容不仅激发了人们的思考，
也催生了一些如《明朝那些事儿》《鬼
吹灯》《法医秦明》等现象级的佳作。

社区中良好的氛围，网民之间“开
放、平等、协作、共享”的互联网精神让
每个人都能尽情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百家争鸣也好，插科打诨也罢，网友们
展现出了丰富多样的思维和见解。

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媒
体的出现和商业平台的崛起，互联网
市场更加垂直细分，长文看公众号、知
乎，视频看 B 站、抖音，网络文学看晋
江、起点。微信更是从聊天工具进化

成了一个系统生态。算法机制的出现更是让信息过滤变
得智能化，基于 IP 地址、通讯录和兴趣等因素，每个人都
被一种神秘的衡量维度贴上了标签，人与人之间建立了
前所未有的强大连接。但与此同时，网络暴力和互联网
诈骗等问题，也让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模糊，人们的生活被

“数字”入侵。
对于普通网民来说，Momo 身份代表着自由，不用字

斟句酌的自由，能够随心所欲地分享内容和发表意见的
自由。Momo 身份同样可以让网络创作者敢于试错，不
再受到传统身份的限制和束缚，无惧差评。

当然，自由度的延展也带来了情感和情绪的多极分
化，他们其中一些人表现出高于现实的正义感，在网络上
勇敢地站出来，维持秩序，匡扶正义；一些人则摆脱道德
和现实社会关系的束缚，肆无忌惮，信口开河；还有一些
人从此三缄其口，陷入沉默的螺旋。

Momo虽然给予人们更多的选择权和自由度，但也让
已渐渐开放实名制、开启地址追踪等策略的网络社交平
台出现新的隐患：穿着Momo族的外衣，即使认证过电话
以及各种个人信息后，一些网民还是会因为镀上了一层
保护色，而肆无忌惮地在网络上出口伤人。对于网民来
说，无论是否隐身，在享受自由度的同时也应约束自己，
不能因为自己的网络安全得到保护，就去伤害他人、网暴
他人。积极地参与社会话题的讨论没错，传递积极向上
的言论没错，但自由地表达不意味着人们在互联网平台
上可以肆意妄为，Momo也绝不应该是网民毫无顾忌地表
达观点和攻击别人的护身符。针对那些披着Momo外衣
发表不当言论、造谣、网暴他人的“坏Mo”，网络社交平台
应及时说“不”，并采取删帖、封号等处置措施。

“能微信绝不面谈，能打字绝不语音”，在如今这个被
网络影响的行为习惯和话语体系中，Momo 们的内心深
处仍然渴望释放个性。在网友选择穿上马甲，开启自我
保护模式之后，更要提高辨别网络信息真伪的能力和文
化素养，理性地了解、冷静地思考、文明地表达，不要让
Momo变身成“键盘侠”。

可以预见的是，Momo潮流还将有新的变种出现。人
们需要风清气正的网络氛围，只有人们彼此尊重、保持理
性和善意，才能真正自由地表达和交流。这种互相尊重
和理性的态度才是真正的护身符。

我寻声回首，发现在白雪皑皑的大峡谷中，戴着红围巾的女老板格外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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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地表达不意味着人们在互联网平台上

可以肆意妄为，Momo也绝不应该是网民毫无

顾忌地表达观点和伤害别人的护身符。

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这个专门招待贵客的美食仍旧保留着，如今已经成为仓颉故里白水县的一道名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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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厚能

元宵节一过，好像年也结束了。这么
多年来，乌龙山大峡谷深处的两河口我不
知路过了多少次，但很多年前我冒雪上学
途中，夜宿那儿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1982年的春天，好像来得特别的迟，
春节都过了，天还在下着纷纷扬扬的鹅毛
大雪，老家山寨的周围，田野山峦白茫茫的
一片。地上的积雪足有一尺多厚，临近春
季开学了，也没有融化的迹象。当年，十七
八岁的我还在设于招头寨的县第四中学读
高一，老家到那里，中间隔着两三个乡，有
六七十里的路程，由于当时没有通公路，每
次去上学全靠步行，要翻越多座高山，蹚过
多条河流，需花上一天时间。

开学了，可是雪还在下个不停，我只好
邀上同学族弟白三硬着头皮一道上学。为
防打滑，我们在球鞋上绑上棕绳码子，又各
自拿了一截一人多高的棍子作探路拐杖。
冬天本来就穿得厚，又背负几十斤重的书
籍和生活用品，行走起来非常艰难，速度非
常缓慢。

我俩深一脚浅一脚，一路走走停停，先
后翻过了土地坳、小马鬃岭、茅场坝石拱
桥、杉树坡，一路上很少碰见行人。虽然走
得慢，一路还算顺利。但在下杉树坡的途
中，还是出现了一点状况，由于坡陡路滑，
我重重地摔了一跤，滑了一丈多远，背篓里
的糍粑跑了出来，有两个滚下山坡去了，人
也一直往下滑，差点掉下悬崖，幸亏小时候
经常上山砍柴，练就了身手，我一把抓住路
旁的一棵杂树，方才停住。可谓“折财免
灾”。

我刚爬起来，只听见白三发出“哎哟”
一声，也摔了一个跤。背篓里的米和书都

倒了出来，撒了一地，我帮他将书捡起来
了，因米与雪颜色相同，连米带雪只捧起来
一半多。想起以前老师常说，“在哪里跌
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我们爬起来又继
续赶路，我俩过了娃娃潭，沿着皮渡河上
行，刺骨的河风“嗖嗖”地迎面吹过来，像刀
子往衣领里钻。

当我们身披雪花、满身泥污、踉踉跄跄
地来到两河口时，已到傍晚时分，比平时慢
了三四个钟头，按以往的速度，此时我们应
该翻过火烧岩了。脚上的鞋子早已进水，
裤腿、袜子全部湿透了，走起路来“叽咕叽
咕”作响，又冷又不舒服，样子狼狈不堪。
于是，我们决定找户人家借宿一晚，先把打
湿的衣服烤干，第二天再赶路。

两河口，因皮渡河和老兴河在此交汇而
得名，由于地处三岔路口，曾先后是老兴大
公社、火岩乡政府的所在地，曾经是一个繁
华的地方。后来乡政府搬迁到皮渡河上游
一个叫纸厂的地方，设在这里的学校、卫生
院、供销社等单位和街上居民也随之迁走
了，仅剩下长满树木野草的废墟，冷清得很。

我俩边走边讨论，并向四周张望，终于
发现西桥头有两栋木瓦房。我俩走近一
看，原来是一个小客栈。没有招牌，只在大
门前挂了两个大红灯笼。

只见，大门口站着一个20来岁的年轻
女子，中等个儿，脖子上戴了一条大红围
巾，把一张俊俏的脸庞衬托得红扑扑的。
眼尖的她看见我俩的行头，知道是赶路的
学生伢，热情地招呼道：“欢迎两位同学，你
俩是从桂塘坝那边过来的吧？衣服都湿透
了哦，快进屋歇息，向火！”

我俩进得屋内，只见火坑里烧了一炉
旺火，暖意浓浓，七八条胡子拉碴的汉子正
围坐火坑边向火，烤糍粑吃，他们讲着一口

当地土话，身上似乎都带着“武器”。目睹
这个场景，曾听大人讲，新中国成立前，这
一带是一个土匪窝，湘西最大土匪瞿伯阶，
曾在两河口上方的一个岩洞里建有行宫，
他手下的喽啰经常在此打劫过往行人。眼
看他们个个都带着“家伙”，又不时瞟我俩，
我仿佛置身于电影《林海雪原》的夹皮沟，
心里产生了恐惧感。

不过，我们两个穷学生没有什么值钱
的东西，不怕抢，又别无选择，我和白三故
作镇静，麻起胆子各自找了一条板凳围在
火坑边向火，并暗暗观察他们的言谈举
止。通过我的一番观察，从他们天一句地
一句的对白中，得知他们都是附近的山里
人，偶然路过，在此歇息。

我俩一边听汉子们摆各种新奇古怪的
打猎故事，一边烘烤打湿的衣服和鞋袜。
不一会儿衣鞋烤干了，全身也暖和了。招
呼我们进来的那个女子过来问晚餐吃什
么，我们点了一份腊肉、一份豆腐和一份白
菜。也许是太饿了，我俩狼吞虎咽，逮了个
肚儿圆。

待我们吃完饭时，天已黑下来，汉子们
扛着猎物各自散去，只剩我和白三两个客
人，客栈一下静了下来。

那个女子在厨房收拾停当后，也来到火
坑边，坐下与我们摆起了“龙门阵”。一交
谈，方得知她姓王，既是客栈老板，也是服务
员，是两河口下方张家槽村人，她还是我们
的师姐，高考差几分落榜。毕竟是读过书的
人，她有着自己的梦想，不甘于像村里其他
姐妹那样，早早地嫁人生子，一辈子生活在
大山里。她想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普遍思想保守
的情况下，她不惧村里一些人的风言风语，
怀揣东拼西凑借来的钱，只身下山租借了

这两栋民房，开了这个小客栈，希望攒够钱
了再去复读，去圆自己的大学梦。

她无不忧虑地说，由于两河口地方偏
僻，过往行人少，生意很清淡，也不知何年
才能挣够复读的钱：“看见你们有书读，我
打心里羡慕。希望你们抓住难得的读书机
会，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

虽然萍水相逢，因是校友，彼此有着太
多共同语言，不知不觉火坑里的大火快熄
灭了，一看时间竟到了深夜。她起身说道：

“两位小师弟，明天你们还要赶路，今晚就
聊到这里，休息去吧！”拿着煤油灯在前面
带路，我俩紧随其后向客房走去。客房比
较狭窄，刚好摆下两张木板床。她临走时
说：“大落雪的，要盖好被子，莫冷感冒了。
如果被子盖不热，告诉我，再加一床。”

那一晚，她的善良、亲切让我们的心温
暖了许多。也许是太累了，我们很快就入
睡了，厚厚的棉铺盖很暖和，我俩都睡得很
踏实，一觉睡到大天亮。

吃过早饭，天又飘起了大雪，不容停
留，我俩背起行装，又继续冒雪赶路。她站
在客栈门口向我俩挥手送别。望着我们的
背影喊道：“师弟们，慢些走！祝你们学有
所成，金榜题名！”

我寻声回首，发现在白雪皑皑的大峡
谷中，戴着红围巾的女老板格外亮眼。我
挥手喊道：“师姐，谢谢您了，再见！”

（作者简介：梁厚能，湘西龙山人，苗
族，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著有散文集《书法
湘西》《那年那月》《一方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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